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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主要作者、江苏社科名家、南京大学哲
学系教授胡福明于2023年1月2日在
南京去世，享年87岁。缅怀的同时，不
禁追忆十余年前与胡教授的一次联系。

一日在城里一旧书店闲逛，看到
一摞旧报纸，其中有上世纪70年代后
期至80年代初期的《光明日报》，我想
能找到几张有纪念意义的报纸就好
了。翻着翻着，还真找到了，1978年5
月11日的，头版载有《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
员”；还有一张1984年 10月 11日的，
头版有《鼓励理论工作者研究各种现
实问题 本报举行优秀论文作者授奖
大会》并《获奖的优秀理论文章篇目及
作者名单》，报道中说：10月10日，本
报在北京举行优秀理论文章作者授奖
大会，胡福明、王蒙等三十几位同志的
27篇文章被评为优秀理论文章，大会
向获奖文章的在京作者发了证书和奖
金。获奖文章设特别奖一篇，即这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
署名“胡福明”。名单后有一注：《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
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看到这两份报纸，我心中窃喜，花费几块钱买了下来。得报后
甚觉幸运，就想给胡福明教授写封信，请他分享这份来自一位读者
的喜悦。2010年7月11日寄出，8月1日教授即挂号回了邮件，包
括一封信、一本书。信中写道：

寄来的信和资料，我均早已收到，忙于杂务，迟复为歉。

寄上一本书，上面已有我签名，请批评指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平凡的真理，是适应时代的

要求，人民的要求提出的，仅此而已。

敬礼！

胡福明

二〇一〇、八、一

书为《思想的力量——哲学家胡福明》（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胡福明教授题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共勉 胡福明 二〇一

〇年八月一日。“编者前言”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胡先
生的理论研究分别经历了“实践标准与思想解放”“乡镇企业与
苏南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等几个阶段的发展。
由于在“实践标准”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非常高的理论起
点，胡先生在其他几个研究领域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理论成
果……除了在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很高造诣，以及对当代
中国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外，胡福明教授在日常生活中
也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他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人，很多曾
与他交往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胡教授待人真诚，乐于助
人。即使是后来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也从不摆架子。胡教授
以前的那些同事一直都亲切地称呼他“老胡”。他是一位真正
的“平民思想家”和“布衣官员”。这与当今学界一些稍有名气
和地位便显得孤芳自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1977年7月，因妻子住院，胡福明到医院陪夜，在医院走廊的椅
子上草拟文字提纲，查找资料，初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
准》；9月初，他将此八千字左右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1978年1
月下旬，光明日报社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份大样，他
开始修改；同年4月下旬，在北京开会的胡福明被接到光明日报社，
与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
孙长江一起讨论该文章，杨、马、孙对文章进行了修改，5月11日刊
登时，标题添加了“唯一”两字，是以上三位同志改稿时所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随即在全国范围

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年12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2018年12月18日，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胡福
明获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代表人物；2019年9月25日，
胡福明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2020年10月18日获南京大学
哲学系“最高贡献奖”。“真国士也，一纸清明留风骨。其先生乎！
十分贵重是精神”——胡福明教授去世后，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
特书这样一副敬书挽联。

还有值得记的一事。2014年是《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报社
开展了主题为“六十五载相伴，与光明一路同行”的“我与光明情
缘”征文活动，我写了一篇《与〈光明日报〉二三事》，其中之一正是
就载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与胡福
明教授联系的往事，该文有幸获奖，报社给我颁发了获奖证书。

两份报纸，一封信，一本书，感恩胡福明教授的馈赠，这些将成
为寒斋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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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9》：
追逐“不可能”的动作场面

郝赫

2013年，华裔导演林诣彬执导
的《速度与激情6》上映，从第三部
到第六部，他成为执导该系列作品
最多的导演，且每一部都刷新了新
的票房纪录。在第六部之后，林诣
彬退出了“速度与激情”系列，该系
列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第七
部和第八部中，上演各种“不可能”
的追车场面。本周推介的影片是
2021年上映的《速度与激情9》，会
将这些追车场面再度升级，这一部
也是林诣彬阔别该系列7年后的回
归之作。

2006年，林诣彬从《速度与激情
3》开始，与该系列正式结缘，首次将
故事发生地设置在东京，上演漂移
名场面。2009年，他执导的《速度与
激情4》，是该系列全球票房首次突
破3亿美元的翻身之作，开篇
就上演了追逐油罐车的名场
面。随后的第五部、第六部，
更是为观众带来了跑车拉着
保险箱飙车、与坦克飙车等
影史追车名场面。

回归“速度与激情”系

列，林诣彬将仅靠一根钢索，让汽车飞
跃大峡谷。要想完成如此“不可能”的
追车场面，除了导演无边无际的想象
力，当然还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驾驶
员，他就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演
范·迪塞尔。2007年，他从《速度与激情
4》开始担任该系列的制片人，当时也正
值林诣彬对这个系列有了一些新的想

法，要开始转型成为以大场面为
主的动作电影，两个人一拍即
合，开始构思各种“不可能”的追
车场面，而为了让影片中的追车
戏份儿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初衷，
范·迪塞尔还在《速度与激情5》
中，正式提出了家人的概念。从

这部开始，范·迪塞尔几乎在每一部里
都要反复提到家人一词，因此影迷们还
调侃地称他为“家人侠”。

在林诣彬和范·迪塞尔的坚持下，
“速度与激情”系列里那些“不可能”的
追车场面，还一直坚持用真车实拍，据
统计，目前整个系列在拍摄中已经损
坏了约2500辆汽车。在《速度与激情9》
里，有一场重头戏就损毁了50余辆
车！让我们一起走进《速度与激情9》，
感受生死契阔的速度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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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您相约《速度与激情9》，8月 6日

14:3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

彩继续 。

叶恭绰先生的墨宝“扶轮”二字完好地珍藏在石

楼里。当年，这位崇尚教育救国的校董，对扶轮中学

寄予厚望。他在首届开学典礼上发表致辞，并将当时

的校训定为“忠信仁勇”。扶轮人也的确不负所望，在

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等各个关键历史

时期，写下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光荣篇章。（节选）

1966年秋，我同160名天津青年坐三天
火车抵达酒泉，再乘卡车一路向北到了古长
城下的连队驻地。营房与待开垦的处女地
位于长城内碱漠，长城外向北则全然是一望
无际的黑色戈壁。我常常会在收工后穿越
城墙豁口独步戈壁。谁知，就在这人迹罕至
的空间，渐渐结识的“故事人物”却若遍地铺
满的戈壁石般多了起来……

每天带我们出工的张排长，是个老实巴
交的河南籍退伍兵，某日上工途中却一反常
态地教我们匍匐前进，做起“前三角”“后三角”
队形的进攻训练。有操天津话的埋怨：“累得
浑身散了架，还练这干嘛？”他理亏似的低了
头，却嗫嚅着反问：你敢把“屯垦戍边”改成“只
垦不戍”？这就是张排，任你号称“卫嘴子”的
再怎么咋呼，他自有普通一兵的战士底线。
他是刚从对印自卫反击战部队复员的，全团
有很多他的战友和老乡，譬如我调团部后结
识的保卫股王干事、组织股郭干事、子弟小学
张副校长，都是上过前线打过仗的。

我们副连长姓赵，个子偏矮，头大腿短且
罗圈儿。来自大城市的我们不仅瞧不上他的
长相，还嫌弃他的口音，平时对他爱搭不理。
他非但不计较，还一直对我们热情不减，更透
出了几分窝囊。可是，新年联欢会上，他用他
那沙哑的嗓音唱了一首歌，就不由得我对他
刮目相看了。那天，他用白毛巾裹住那颗硕
大的头，装扮成冀中妇女，可笑的是在白毛巾
的映衬下，面庞显得越发黝黑：“你走你的山
梁，我走我的沟。咱二人定计啊，摆摆那个
手。”因从未听过，倍觉悦耳，他反反复复唱了
三遍，我被震撼得鼻腔竟有些酸了。从此对
他几乎言听计从。特别服他，并非仅为歌的
缘故，而是听他说他的罗圈腿是骑马骑的，退
伍前他在甘南草原当骑兵，还参加过与土匪

作战的平叛战斗。我恰恰偏爱和信服那些经
历过真枪林实弹雨的人。

另一副连长黄焕光虽未打过仗，却也是
我乃至全国电影观众心目中的英雄。他是
演员，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战友》和《打击
侵略者》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从八一厂下放
到我们连。《打击侵略者》中他饰演的角色牺
牲前那大段独白真可谓感天动地，我后来当
电影放映员时都能背诵下来。

放电影是1971年调入团政治处宣传股当
新闻干事后的兼职。在团部我又认识了真正在
抗美援朝前线打过仗的司令部生产股王参谋，
问他是什么兵，他操着东北话说：“狙击手，专打
冷枪。还常到公路上撒三角钉，扎敌军车胎。那
种钉子特好使，三面皆钉，总有一面朝上。”

我们的王副团长是胶东人，曾在解放战争
后期南下上海。“趴在火车顶子上过去的。那
是冬天。住人家大客厅，提前教了我们——开
灯要扳墙上的开关。我夜间去厕所，明明扳
了开关，灯却没亮。摸黑回来再睡，越睡越
冷。天亮以后才看见房顶有个圆家伙插了几
支‘船桨’在转，冷风就是这么转出来的。敢
情我扳的是吊扇开关！”他嘿嘿笑着，“第一次
见香蕉也是在上海，不知剥皮，连皮吃的。”

1974年调入师政治部宣传科后，听臧副
师长讲过参加长征的红军故事，也听彭参谋
长讲过在延安的抗战故事。一位在新疆经
历野战部队改制建设兵团的老兵，讲过烈日
下脱光衣服抡砍土镘的拓荒情景。还有一
位总跟我攀天津老乡的葛协理员讲过参加
渡江战役的经历，我特别羡慕：“在船上看见
千帆竞发的壮观场面啦？”“看见？上了船就
得低着头，光听子弹在脑瓜顶上嗖嗖儿地
飞！”他操着静海口音，“能活着上岸冲到前
线去打，就算英雄好汉！”

其实，不逊退伍官兵故事的还有很多：上世
纪40年代的“起义兵”“解放兵”，以及参加河西
走廊“屯垦实验管理局”拓荒的伤残军人和各地
青年；50年代的上海移民，来自甘肃各地的农场
老职工和早期的天津支边青年；60年代的大学
毕业生、支边医生、足够多的正式建立了农建十
一师京剧团的科班演员，来自北京、天津、西安、
兰州、青岛、淄博、济宁、枣庄的知青……五湖四
海，经历迥异，无奇不有，各怀绝技。

1976年年底，接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的调
令后，我特意返回长城脚下的老连队拍照留
念。当时，百余名天津战友大都已通过上
学、招工、“病退”返城离开了，剩余人员集中

到团部进行啤酒花的种植加工，所谓老连队
已空无一人。我又攀向那段几乎为人遗忘的
长城。连绵的土墙夯筑在起伏不平的土岗子
上，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方已被风沙剥蚀得露
出了黄褐色的芨芨草绳。城墙外依然是我熟
悉的黑戈壁和一蓬蓬的骆驼刺，不同的是，骆
驼刺周围却多了些悠然觅食的骆驼。正在诧
异骆驼从何而来，却听到一声熟悉的乡音：
“不是野的，有主儿！”寻声攀上土墩状的烽火
台，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天津人。他
的确不是我们团的，而是在石棉矿实施爆破
被炸伤后调到我们团畜牧连的。问他为何不
办“病退”回天津，他却反问：“回去给家大人
添堵？给街道找麻烦？在这儿，别看瘸了一
条腿，照放骆驼不误！”可能见我浸出了泪，便
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戈壁石，乐呵呵地塞给我：
“留着玩儿！”“石子儿？”我担心他是不是受了
什么刺激。“珊瑚！珊瑚的化石！”他捏起一颗
青色的戈壁石，指着上边星星似的圆点，“这
就是珊瑚枝的横断面。咱脚底下的戈壁，亿
万年前那就是海！别看石子儿小，人家可见
过雪山是怎么从海里升起的呢！”

夕阳就要沉到雪山背后去了，我不得不
告别牧驼者，走下烽火台。伴着步履，戈壁石
在口袋中仿佛注入了生命，鲜活地跳着，发出
动听的撞击声，仿佛在提醒着我，正是由它们
凝结而成的浩瀚戈壁，支撑着气势磅礴的长
城和气度非凡的雪山。是啊，有着它们的凝
聚与支撑，雪山可放心挺直脊梁，去尽显自己
的巍峨壮美；长城可安享静好岁月，去延展自
己的辉煌历史；我们每一个行走于大地的人，
也可愉悦畅怀地边走边唱、一路高歌了。取
出戈壁石，小东西们在我的掌心竟然活了一
般。凝望着它们，我才倏然想到，自己竟未曾
问起那牧驼者的名姓……

1969年，国家计划在乌兰浩特建立一
所野战医院，建设营房、病房都需要木材，
因此在大兴安岭林区批下了采伐量，可是
林业工人忙不过来。1971年，医院正式开
始营建，建院任务不能等，医院党委决定自
己组成采伐队上山伐木，按说这应该是男
兵的任务，可是这个医院男兵数量太少，于
是组成了一支女兵采伐队，于这年冬季开
赴大兴安岭深处的深山老林。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

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马呀一
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也打不
尽……”唱着这支鄂伦春歌曲进山的小
女兵，全是当年刚入伍的十六七岁的新
兵。她们乘坐军用卡车奔驰几百公里，
从乌兰浩特到达连公路都没有的布特哈
旗大兴安岭深处，安营扎寨搭起帐篷、砌
好火炉，第二天就扛起开山斧、大肚子
锯，踏着没膝盖的积雪进山伐木了。

说起伐木工，我这个男兵心里都打
怵。1958年的某天，我因为手受伤到省人

民医院去换药，忽然走廊里抬进了一副用木杠麻绳做成的担架，上
面躺着一名浑身打哆嗦的伤员，掀开脏被子之后一股浓重的臭气
弥漫整条走廊，我上前一看，伤者是一名长白山的采伐工人，他的
伤腿长出了寸把长的青毛，是被伐倒的树木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工
友们从山上往下抬，坐牛车、乘马车、赶汽车、上火车……七天才到
了省立医院，伤者一直在发高烧，是败血症。医生说腿保不住了，
命能保住就是万幸。

踏上采访女兵采伐队的路途，我脑海里一直闪现着那名采
伐工人受伤的画面。到了现场，发现野战医院的领导对安全工
作抓得不错：采伐现场设置了安全员，两人一组伐一棵树，各个
小组都拉开了安全的采伐距离。先在下坡的那面树根部用大
肚子锯拉两道口子，用开山斧砍去中间的木片，此时安全员吹
响紧急撤离的哨声，高喊一声：“顺山倒嘞！”再用开山斧一敲树
干，大树就顺着山坡的方向缓缓倒下去……

这些小女兵从早到晚跪在雪地上，两人一组从事着这种粗放的
重体力劳动。每天收工之后，她们都要在帐篷里烘烤湿透的棉裤和
大头鞋，第二天好再穿上出工。原来在家里大米饭、白馒头也吃不
下二两的这些女孩，如今不仅自己生火做高粱米饭、玉米面粥，还会
蒸馒头了。四两一个的大馒头，她们一顿要吃仨！原木攒到一定数
量时，她们就把拴着钢丝绳的道钉砸进原木里，另一头套上牤牛，把
原木从山上拉到山下，再用汽车运往乌兰浩特建院工地。

经过冬春两季的艰苦劳作，这些女伐木兵个个红脸堂堂、
身强体壮，又立即投身到了野战医院的建设当中。采访归来，
我把她们的事迹写成五幕话剧《青春的火花》，又写成散文《女
子采伐队》，刊登在1973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沈阳军区
歌舞团把它改编成了舞剧。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女兵们都已经成了银发一族的
奶奶、姥姥，我坚信这一段特殊的采伐经历她们会终生难忘。

海派家具之所以能成为家具里的一个“派”，是因为它
在中国古典家具基础上，结合欧式家具进行了大改良。其
在雕刻的花饰方面，大量采用了欧式建筑、欧式家具的花
饰，是为一增；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里有大量的吉祥花饰
图案，民国海派家具没有摒弃，而是巧妙地进行了融合。

往远处扯一点儿，家具的初始阶段是朴素的，完全是实
用功能。凳子就是坐的，床是用来躺的，柜子当然是放东西
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视觉要求出现了，装饰美化功用需要
满足眼睛的美感，而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敬畏之心，
于是增加雕刻花饰来满足求福纳祥的心理需求。

海派家具吸纳了大量的西洋花饰，但古有
的吉祥符号仍然跻身其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基本定型，形成了海派家具的一道风景线，譬

如其中的生育理念。
古有祝词“华封三祝”，就是祝福多福、多

寿、多子。中国人的子嗣观十分强烈，葡萄、石
榴、葫芦和瓜瓞是民俗生育观的四大图腾，它们
的共同特点是果实结得多，果实里面的籽（种子）
特别多，符合传宗接代的理念。在古典家具中，
石榴和瓜瓞图案很多，寓意也很明了。有一副
对联是这样写的：“螽斯衍庆子孙振振，麟趾呈祥
瓜瓞绵绵。”不仅拉进来瓜瓞，还扯进来蝈蝈，让

家族繁衍像瓜瓞藤蔓连绵，像蝈蝈振翅般振兴。但是，海
派家具在图案方面是有取舍的，像石榴和蝈蝈在海派家具
中隐身了，取而代之的是葡萄、葫芦和瓜瓞。

真正大量使用葡萄图案的是民国海派家具，之所以
大行其道，是因为葡萄在西洋家具中出现很多，是一种装
饰性很强的“洋图形”。葡萄是爬蔓植物，其弯曲的枝蔓
十分入画。同样，爬蔓的葫芦、瓜瓞也受到青睐，同为爬
蔓植物，葫芦因为结籽很多，民间有“葫芦万代”的说法。

瓜瓞是小瓜，说白了瓜瓞已经不是籽粟的种
子状态了，而外形是“婴儿”了，这是一种朝
气、一种希望，在海派家具的花饰里面，瓜瓞
不仅藤蔓迂曲缠连，小小的瓜瓞用黄杨木精
雕，镶嵌其中，似满天星斗，美意多多。

坐落在河北区吕纬路93号的天津市扶轮中
学，是一所具有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积淀了丰硕
教育业绩的知名学校，且仍在沿用建校伊始时建
造的独特建筑石楼，见证学校办学历程，彰显百
年教育春秋。

扶轮中学于1918年10月11日成立，同年11
月 4日正式开学，这是国内第一所铁路中学。
1918年2月，京汉、京奉、京绥、津浦铁路职工联
合发起组织“铁路同仁教育会”，会长由时任交通
部次长叶恭绰担任，副会长由时任交通部路政司
司长关庚麟担任，董事由时任交通部次长徐世
章、总工程师詹天佑等12人担任。为切实解决
铁路职工弟子的上学问题，“教育会”以“扶轮公
学”为统一校名，在“四路”沿线筹建员工子弟学
校，天津扶轮中学作为其中之一，其最初的全称
为“天津扶轮公学第一中学”。

该校建筑由“建筑泰斗”庄俊设计，他也是上
海金城银行、上海中南银行、汉口金城银行、青岛
交通银行和清华大学内部分建筑的设计者。经招
标，学校建筑由天津振元木厂承建，1919年正式开
工。建成石头楼房两座，南楼为教学楼，北楼为学
生宿舍，另配有礼堂、阶梯教室、物理化学实验室、
音乐教室、手工作业室、餐厅、盥洗室等。现在仍
然保存完好的是石砌的南楼、北楼。南楼建于
1922年，为一字型，二层平顶；北楼建于1920年，
为山字型，砖木结构，三层。两楼均有地下室，都
采用平面对称布局，体量适宜伸展，花饰女儿墙，

为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其外檐均用青石
条砌筑，地基深稳，墙厚度达60厘米，抗震
强度很高，是天津少有的、著名的石头楼
之一。两座石楼于2013年被天津市政府
认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扶轮中学自成立之日起，与时辗转，
几经变革，仅校名就经多次更改。1922年
5月，该校归当时的交通部管辖，遂更名为
“交通部扶轮第一中学校”“交通部部立天津扶轮
中学校”。1929年，改属当时的铁道部直接管辖，
更名为“铁道部立天津扶轮中学”。因1937年被
日本侵略者强占为陆军医院，无法办学，遂于1940
年在湖南冷水滩筹备复课，后在沿湘桂、黔桂铁路
撤退途中继续办学。1946年在天津原址恢复为
“交通部立天津扶轮中学”，面向交通部所属的路、
电、邮、航等系统员工子弟招生。1950年改称“天
津铁路职工子弟中学”，面向天津铁路管理局内铁
路职工子弟招生，“扶轮”之名一度废弃。1963年
改称“天津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2005年9月

改称“天津市扶轮中学”，重启“扶轮”之
名。该校现在使用的校徽，其构图中央仍
用当年叶恭绰所书“扶轮”二字，以表示对
学校创建与历史沿革的追思与珍重。
“扶轮”一词本就非常古雅，汉魏诗歌

辞赋中多见之，本有“扶翼车轮”之意，而旧
时常引申为所谓“大雅扶轮”，用以赞美德
望之人，或表示对崇高理想的向往。扶轮

中学的命名，据说参考了“灵辄扶轮”（出自《左传·
宣公二年》）、“扶轮推毂”（出自《史记·荆燕世家》）
的典故，分别体现知恩图报、助人立业之意，以启
迪扶轮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励志笃行，求学报
国。铁路学校以“扶轮”命名，产业特色与育人寓
意可谓兼而得之，十分恰切生动，也为“扶轮”这一
词汇赋予了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意义的教育内涵。

该校建校伊始，即以“忠、信、仁、勇”为校训，
明确“各科教授之方法”是“纯取自动主义”，注重
“道德之培养”和校风建设。在这样的办学理念
引领下，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执教扶轮，为教学

品质的优异和提升提供了保障。顾宝埏、杨绍
萱、董秋芳、赵友琴、李熙春、赵子健、刘瑶章等一
批知名教师，都曾在该校从事一线教学工作，郁
达夫等很多社会知名人士曾到该校演讲，对在校
学生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一批批时代英才从
该校走出，涌现于社会。

知名校友、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扶轮情结格外浓
郁。陈省身于1922年随父母来到天津，次年插班进入
扶轮中学。在班里，他年纪虽小，却全面发展、成绩突
出，还经常在《扶轮》校刊上发表解题方法和诗歌。因
当时该校实行四年制，陈省身于1926年正式毕业，考入
南开大学。自1980年8月20日起，阔别扶轮近60年的
陈省身先后7次回母校，在1996年6月的一次题词中
表达对扶轮的感激与热爱之情：“我的数学事业是从
扶轮开始的。”从1988年开始，陈省身出资在扶轮中
学设立了“陈省身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数学成绩
突出的学生。2000年，扶轮中学为陈省身铸立一尊半
身铜像，他本人参加了铜像的
落成仪式。从此，陈省身这位
优秀且始终情系扶轮的校友，
更加紧密地与他曾经求学、生
活的母校联系在一起。

扶轮中学的石楼以历史
悠久、载育人才而闻名，设置
于南楼中的校史陈列馆也因
突出的红色革命教育内容而
享誉学林，先后被铁道部、天

津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扶轮校
史馆结合学校办学历史，彰显学校革命传统，弘扬“成
才报国”的扶轮精神，记录了扶轮各个时期为国家解
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献出宝贵生命的
校友事迹。从中可见扶轮师生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
“一·二九”运动等革命运动。1936年6月，该校学生
中诞生了中共党支部，有党员15人，是当时中共天津
地下党组织在大中学校中最大的党组织，而石楼的地
下室就是当年革命学生主要的活动场所。在扶轮的
红色历史上，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英雄楷模，其中
包括天津早期共产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天
津中山公园“十五烈士纪念碑”中表彰的革命烈士江
震寰，支援五卅运动的刘世华等扶轮师生，“九一八”
事变后代表天津学生在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请愿的李
又辰，等等。这些过往的扶轮人事，与饱经沧桑、色调
深沉的扶轮石头楼一起，永远绽放着扶轮中学红色的
教育光芒。（题图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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